
红歌唱响七月
文/张 鹰

半个世纪以来 ，每逢七月 ，

我都能听到天边 由 远及近传来

那激越 、悲壮和令人 动 容 的 歌

声。“红岩上红梅开 ，千里冰霜脚

下踩 ，三九严寒何所惧 ，一片丹

心 向阳开。”重庆渣滓洞 ，面对竹

签 刺 穿 手指 ，辣椒水 灌 鼻 的 酷

刑 ，江姐横眉冷对 ，怒斥敌特 ，歌
声把江姐伟岸的 身影辉映得高

大无比 。

“ 起来 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，

把我们的 血 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

城 ，中 华 民族到 了 最危 险 的 时

候 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
声……”那悲壮 、激越的歌声 于

无声处响惊雷 ，在南湖红色游船

上 ，镰刀铁锤相拥的党旗在冉冉

升起。她像一轮红 日 ，在碧波荡

漾的湖面 上 喷薄而 出 。九十年

前 ，我们看 到 了 100多 年 以来 ，
中华 民族在外国列强铁蹄下饱

受凌辱 ，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煎
熬 ，战乱不断 ，积弱积贫 。九十

年 前的七月 ，一唱雄鸡天下 白 ，

在那黑沉沉的阴霾中 ，终于迸射
出一束民族希望之光 ！

“ 带镣长街行 ，告别众乡 亲 ，
砍头不要紧 ，只 要主义真 ，杀 了

我一个 ，自 有后来人。”伴随着咣

当 、咣当 的手铐脚镣声 ，夏明翰 、
方志敏 、杨开慧等共产党人被押

赴刑场。他们昂首挺胸 ，步履从
容 ，表现 出 共产党人大义凛然 、
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。

“ 清格凌凌的 山 来 ，绿格盈
盈的水。”原汁原味的 山 西小调

中 ，走 出 一位 留 着剪发头 ，正值
豆蔻年华的年轻共 产党员 刘胡

兰 。本 该 享 受 着惬意人 生 ，可
1 5岁 的她 ，却依然选择 了 扛着

红缨枪 ，加入为 八路军站 岗 放
哨 、运粮做鞋的行列 。面对阎匪
滴血的铡刀 ，面不改色 心不跳 ，

用 自 己血肉

躯体谱写了

一曲壮丽的

“ 青 春 之

歌”。

“ 雄 赳

赳 ，气昂 昂 ，
跨 过 鸭 绿

江。”高唱着

志愿军军歌

的 指 战 员 ，
在异国疆土

上大踏步地前进 。在这支队伍

里 ，涌现出诸如黄继光 、邱少云 、

毛岸英等杰 出 代表 。他们那光

彩照人的身影 ，折射出的正是伟
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！

在 《黄河大合唱 》跳动的音

符里 ，奔涌着一个世纪以来无数

党的优秀儿女为抵抗 日 寇侵略 ，
维护 民族尊严抛头颅 、洒热血 ，
惊天地 、泣鬼神 ，苦苦探索救国
救民之路的身影 ，他 （她 ）们的名

字 ，永远镌刻在后辈人血与火的
记忆里 。

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，
同样英雄辈 出。“革命熔炉火最

红 ，颂歌一 曲 唱英雄 ，王杰同志
好榜样……”头戴红五星 、衣着

红领章的解放军班长王杰 ，在炸

药包即将爆炸的瞬间 ，为 了保护
在场的 12位 民兵和人武干部的

安全 ，毫不犹豫地扑 向炸药包 ，
以 自 己粉身碎骨的壮举 ，诠释了
解放军 “拥政爱 民 ”的伟大宗 旨 。

“ 我为祖国 献石油 ，哪里有

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”在优美

的旋律中 ，王进喜那一句 “宁可

少 活 20年 ，拼命 也 要拿下大油

田 ！”那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 ，鼓
舞着 一代又一代人 。还有新时

代的楷模雷锋 、孔繁森 、任长霞

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英名 ，以及
我们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，以他
们的人格魅力，时刻在激励着我
们 ，鼓舞着我们 。

朋友 ，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

的感觉 ：每 当 听到这些红歌 ，刹
那 间 ，心头猛的一震 ，全身血液

开始沸腾 ，甚至泪水夺眶而出 ，
令人激动不 已 、感慨万千。红歌

没有国界 ，也没有年龄界。每一

首红歌都是 一段历史 ，一座丰

碑 ，都是一本教科书。每一首红

歌都承载着敬仰与感动 ，激发了

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 自 豪感 ，
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 。

七月 的红歌 ，显现出无可比

拟的震撼 力 量 ，唤起 我们对英
烈 ，对红色偶像的缅怀和崇拜 。
这些党的优秀儿女 、共和国的娇
子 ，用鲜血和生命高擎起血染的
党旗 ，让鲜红的党旗在革命战争

年代 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熠熠
生辉 ，照耀着新中 国 的年轮 ，滋
润着 民族复兴的春天 。时间可

以流逝 ，大地可 以荒芜 ，我们将
永远拥有这无价的精神财富 ，共
和 国 不会忘记 ，7300万党 员 不
会忘记 ！

红歌唱出 了 革命情操 ，唱出
了 精神风貌 ，唱 响 了 时代 主旋

律。七月 ，因有党的生 日 而溢光

流彩 ；七月 ，因有这些红歌而如诗

如画 ；七月 ，是一首恢宏的史诗。
七 月 踏 歌 而 来 ，红歌 唱 响

七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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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我下班回来 ，刚走进楼

道 ，就听楼上飘来 一 阵悠扬 歌
声。这是谁家在唱歌 ，我不禁感

到好奇。越往上走 ，那声音越清

晰 。开门 一看 ，呵 ，只见老爸老

妈在客厅中间 ，站着标准的丁字
步 ，正拿着麦克风唱得起劲呢 ！

我的出现 ，丝毫没有影响到

老 两 口 的热情 ，他们 瞟 了 我 一

眼 ，又激情满怀地唱起来。直到
认认真真把整首歌唱完 ，老爸才

摆摆手把我招呼过 去 。

老爷子啜了 一 口 茶 ，说 ：

“今天小区里刚贴出一张

通知 ，为了庆祝建党九十
周年 ，下周要举行 ‘家庭
红歌会’。我和你妈商量

了 一 下 ，咱 家有 这个实

力 ，于是就报了名。这回
是全家老少齐上阵 ，你们
都要亮出真本事来 ，争取
拿个好名次！”“来 ，来 ，来

……”老妈边说 ，边把一

张登记表拿了 出来，“赶
快写上每个人的参赛曲

目 ，一会儿我好给组委会
送去。”

“ 我先来 ！”老爸 不

愧是一 名老 共产党 员 ，
凡 事 都能起到 模范带头 作 用 。

他清了清嗓子 ，说：“我和你妈早

就商量好了 ，我们准备合唱一首

《 东方红》。”老爸略微一顿 ，又颇

有 感触地说 ：“如果不 是毛主席

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 中 国人 民

推翻 了 压在人 民头 上 的 三座大

山 ，赶走 了 日 本帝国主义，哪会

有我们今天这么幸福的生活？”

这 时 ，妻子看 了 我一眼 ，接
着又对老爸说：“爸 ，我俩都是共
产党员 ，而 且亲身感受到了咱们
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

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

就合唱一首《春天的故事》吧 ！”说

罢 ，妻子又看了看我 ，似乎在征求
我的意见。“对，”我说，“邓小平理

论如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 ，一个
万紫千红的中国奇迹般地展示给

世人 ，我们一定会唱出中
国人的雄心壮志。”

“好 ！”老爸老妈异 口

同声地说。这时 ，正上小
学的儿子急不可待地摇

着老爸的胳膊：“爷爷 ，我
也要唱 ！”老爸摸着儿子

的头 ，脸 上 笑成 了 一朵
花：“宝贝 ，你准备唱什么
歌？”小家伙歪着脑袋 ，想

了一会儿 ，说：“我就唱那
首 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，

胜利 歌声 多 么响亮……

’ ”儿 子 边 说 边 唱 了 起

来 。老妈一把将儿子搂

在怀里 ：“没想到 咱们家

牛牛这 么厉害 ，《歌唱祖
国 》都会 唱啦 ！好，好 ，

好 ，奶奶就给你报这一首 ！”老妈
话一落地 ，儿子高兴地直蹦 。

既然定下了 曲 目 ，接下来就

是刻 苦练 习 了 ，我赶紧 打开 电

脑 ，把歌 曲 和歌词保存 了 下来 。

听着那亲切而豪迈的歌声在屋

子里久久回荡 ，我们全家人的心
都醉了……

骑着毛驴去延安
文/王莉

1 948年月 12月 ，陕甘宁边
区政府辖 区陕 西 、宁夏 、甘肃

的 23个 县 ，在 首 府 延安 召 开
“ 陕 甘 宁 边 区 妇 代 会 ”。没 几

天 ，接到上级通知 ，我做为教
员代表 ，被推荐参加此次会议 ，
同路结伴去 的还有 同乡 女干部

代 表张铁 莲 、女农 民 代 表张 贵

贤 、女学生代表王凤琴。延安像

革命摇篮 ，寄托了 多少年轻志士
报效祖国 的梦想 。我激动得彻

夜难眠 ，背着母亲 ，悄悄离开了
家乡陕西韩城 。

从韩城到延安 ，要翻 山 越
岭 ，淌河跨涧 。遥遥三 、四百

公里的路程 ，徒步行走是一件
很不容 易 的事 。那时 ，没有交

通工具 ，领导怕耽误时 间 ，给
我们派 了 两头毛驴 ，还雇 了 两
个 赶 脚 的 中 年 男 人 ，兼 做 保
镖 ，让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延安 。

腊月 的天气 ，寒风凛冽。望
着远处满 山 遍野被风吹拂的枯

枝 、干草 ，还有 田 野里残 留 的包
谷 ，让第 一 次 出 门 的 我格外新

鲜 ，情不 自 禁地边走边唱。路途
上 ，碰到邻 乡 追赶上 来 的 姑 娘

们 ，她们也是奉命去延安参加会

议的。共同的担当 ，增添了几分
亲情 。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干

部扯着清脆优美的嗓音 ，教我们
唱 《蓝花花》、《揽工人儿很难》、

《 兄妹开荒》、《王桂花纺线》等歌

儿。年轻人记忆力好 ，很快我就
学得有模有样 。至今想起 歌词

还十分清晰 ，朗朗上 口 。

我们四个女同志分为二组 ，

骑驴或步行 ，20里路调换一次 。
黑 色 的毛驴 身 上搭着 一个木框

架子 ，两边驮着我们去延安用的

铺盖卷 ，暴露的驴背刚好是人坐
的地方。我壮着胆子骑了 上去 ，
感到平稳 、舒服又省力 。

80里路为一站 ，到站是兵站
或骡马店 。兵站是专设的接待

站 ，有热腾腾的饭菜和休息的宿

舍。骡马店很简陋 ，睡的全是大
通铺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赶路 ，中
途没在歇息 的地方 。碰到下雪

天 ，手脚冻得裂开了 口 子。饿了

只能吃随身带的干粮 ，就几把路
边的 白 雪。我带了 两双布棉鞋 ，
每到一站守着火盆旁 ，替换下 白
天在泥泞雪水里浸泡 的那双棉

鞋 ，烤干了第二天备用 。
走在荒凉的羊肠小道上 ，不

时传来 一 阵

阵野狼的 哀

嚎 ，还 有 暗

藏的 国 民党

残渣余孽 与

当 地特务分

子几股邪恶

势 力 的干扰

捣 乱 ，自 然
与 人 为 的 种

种 不 利 因

素 ，还 是 让
我们小 心 翼

翼 。赶脚的乡 党不停地安慰我

们 ，拿着棍棒 ，为我们驱赶恐惧 。
直到第六天 ，我们到达 了

黄龙专区 （今洛川 县）。组织安

排 ，要在这里集 中 一下 ，等候
洛川 、宜川 还有 其他远道来的

小 队人马 。在办公驻地 ，我们
帮着 印刷文件 ，作登记 ，整理
成册 。

经过九天的行程 ，终于到达

了 目 的地。一走进延安 ，在敲锣
打鼓声中 ，在 “打倒蒋介石 ，解放

全 中 国 ”标语的渲染下 ，感到一
股革命浪潮扑来 。来接应的女

干部身着蓝色制服 ，齐耳短发 ，
干练利索 。热情谦和地拉着我

们 的 手 ，不停地 询 问 路途 的辛

苦。等安排停 当 ，就与我们拉家
常 ，消除彼此间的陌生。晚上睡
觉 ，女干部轮流查铺 ，生怕着凉 ，
替我们把被子拽好 。

每天开会 ，领导都要讲解妇

女翻 身解放 ，不 再 受压 迫 的道
理。循序渐进地教育和 引导 ，让
我逐渐明 白 ，旧 中国妇女地位低
下 ，愚昧无知 ，是遭受封建制度

奴役所至 ，贫穷生活让她们受尽
欺凌 ，没有上学受教育 的权力 。

现在面临全中国解放前夜 ，就要
靠我们与广大农村妇女一道 ，勇
敢地铲除落后根源 ，与腐朽势力
作斗争 。

到了 晚上 ，老 区演出 团表演
扭秧歌 、交际舞 ，还有编排的“穷

人恨 ”等节 目 。用艺术的形式展

示 了 万恶的 旧 社会带给穷苦大

众的悲惨生活和翻 身 求解放的

喜悦及男女平等 、摆脱束缚枷锁
的新妇女形象 。

“ 妇 代 会 ”开 了 半 个 月 ，有
三 、四百人参加。习仲勋书记作

了报告 ，贺龙司令员与全体代表

一同进餐 ，用装满酒的大茶壶给
大家敬酒。会议间隙 ，我们还参
观 了 毛主席等 中央首长 的办公

场所和杨家岭 、枣园 、党校 、幼儿

园 旧址 。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

家为 了 中 国 的解放事业呕心沥

血 、历经险阻 、艰苦奋斗的忘我

精神 ，深深打动着我 。

共 同 的信念 、追求 ，铸就 了
这段弥足珍贵的时光 ，让我增添
了 不怕危险和 困 难的才干 。立

下决心 ，回去要大干一场 ，不辜
负党的培养 ，为妇女解放事业做
贡献 。

不久 ，我调离学校 ，到乡 、区
妇联工作。我响应党的号召 ，投
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 ，支援前线
做军鞋 、宣传 婚姻法 、组织识字

班 、交 购 统 销 粮 、排 练 文 艺 节

目 。由 于我思想进步 ，工作表现

出 色 ，先后担任 了 韩城县 、朝 邑

县 、大荔县妇联主任。1954年 ，

我从 县上调 到渭南地 区任妇联

主任 。

我今年 已 是 85岁 的老人 ，
1 986年 从 工 作 岗 位 上 离 职 休

养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，每当 回
想起去延安的那一幕 ，心里仍然
很激动。在建党 90周 年这个特

别的 日 子里 ，我愿用这段难忘的

回忆 ，真诚地祝愿党永远朝气蓬
勃 ，永远年轻 。

七 月
文/韩燕

从七 月 到 七 月

是四 季　美妙 的 变 化
是一年　时光 的 流转

那 些 幸福 的 光 阴
琐 碎 中　有绵 长 的 感动
那些 温 暖的 时刻

平 淡 中　有 坚硬的 力 量

从七 月 到 七 月

是 书 页　翻动 历 史 的 声 音
是光辉　照耀年 华 的 印 记

人生　九十 年

是沉静岁 月 暮年 的 步 履

建党　九十 年

是伟 大 国 家 正茂 的 风华

从七 月 到 七 月

铿锵的 历 史 在记忆里 沸腾

从七 月 到 七 月

灿烂的 未 来 在 畅 想 中 飞 翔

七 月 是一 支歌

十 三亿人 民合唱 的 一 支红歌

七 月 是一 首诗

五十 六 民族吟哦 的 一 首新诗

七 月

在这个夏 天 铭 刻 你我 心 底
七 月

在 久 长 岁 月 延续 无 比辉煌

红色电影 情结
文/杜振堂

小 时 候 ，物 质 、精 神 皆 贫
乏 。最让我们快乐 的事莫过于

到打麦场上看电影了 。

电影放映员一来 ，我们像过

节一样高兴 ，回家搬了小凳子就
去抢 占有利地形。那时候 ，电影

片子总就那么几部 ，多是红色 电

影 ，所以每次放映的时候 ，像《地
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烈火金刚 》这

样的 “打仗片 ”总是 少 不 了 。其

实 ，即使是看 “打仗片”，故事的

枝枝蔓蔓我们是看不懂的 ，我们
最愿意看 的也就是激烈 的战斗

场面 ，边看边问 ：“腰间别着手枪
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？”

看了 《上甘岭》，我忽然变得

懂事 了 。家 中有 了 好吃的好喝

的 ，再 也 不 争 着抢着 自 己 独 享

了 ，甚至 ，某些时候家里的饭做
少 了 ，我会很懂事地说：“我肚子
不 饿 ，你们先吃吧。”母 亲 很惊

讶 ，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我就是

那个 曾经把包着 白 糖 的草纸抠

破 ，一点一点把一大包子 白 糖偷

吃干净的 “小老鼠”。《上甘岭》里

面的连长 ，自 己干渴得嘴片都裂

了 血 口 子 ，还把两个苹果切成一

小片一 小片分给 了 众人 。看到

这里 ，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连
长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，母

亲 哪里知道 ，我也 想像 连长 一

样 ，做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。

电影带来 的影响远不止这
些 。一次 ，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
干什么 ，小伙伴们一个个把小胸

脯挺得老高 ，雄赳赳气昂 昂地回
答：“当解放军 ，保家卫国。”鼻涕

虫铁蛋用力一吸 ，鼻子下方的两
条 “长虫”不见了 ，他也这样慷慨

激昂地回答。呵呵 ，当 时我们刚
刚看 了 电影 《英雄儿女》、《铁道

卫士》。

想 当解放军 ，就应 该有一套
解放军的 “行头”，所以 ，绿军装 ，

绿军帽 ，腰间扎着褐色的军用皮

带就成 了 我们 当 时最炫最酷的
时装 ，并很快风靡全校。就因为

栓柱的军帽上有 一枚 闪 闪发光

的红色五角 星 ，他整个人就显得
更加精神 了 。这把我们羡慕得

要死 ，纷纷打探五角 星 的来历 。

问急了 ，栓柱才说是一个在上海
的 亲 戚 送 给 他 的 。我 们 傻 眼

了 。我敢说 ，如果这样的五角 星
不是上海才有 ，它肯定会像红眼
病 一样在小伙伴们的头顶传播

开来 。

因为 有 了 这颗红五角 星 的

缘故 ，我们总 是 围 住栓柱 讨好
他 ，目 的就是把他的五角 星别在

自 己军帽上显摆显摆。那时候 ，
我们常常模仿电影镜头 ，腰里别
着纸叠的手枪 ，玩打仗的游戏 。
这 时候 ，栓柱理所 当 然地扮演
“ 男一号”——解放军 ，而鼻涕虫

铁蛋则铁定是国 民党特务 、日 本

鬼子 的扮演者——谁让他没有

绿军装可穿呢 ？

不 久 前 ，我 回 了 趟老 家 ，
见到 了 鼻涕虫铁蛋 。铁蛋早就

不再流 鼻 涕 了 ，早些年去 西藏

当 了 几年兵 ，成 了 一位名 副 其

实 的解放军 ，实现 了 他儿时的
理想 。转业后 ，在家办 了 一个

养猪场 ，几经风雨 ，猪场越做

越大 ，现在 已 经 是 万头规模 ，
铁蛋在我们 当 地也成 了 一 位响

当 当的企业家 。

我没能像铁蛋 一样成为 光

荣的解放军 ，却成了孩子王 。我

曾 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，有
孩 子 说 当 大款 ，有孩 子 说 当 大

官 ，我很不满 ，忿忿地说 ，你们怎

么会没人想 当 大兵呢？孩子们

面面相觑 ，不 明 白 我 为 什 么发

火 。少顷 ，我平静下来 。是啊 ，
这怪不得孩子们 ，他们整天看的
是 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不看 《南

征北战》，不看《万水千山》，他们
怎 么会理解我对红色 电影的情

愫 ，怎么会了解我心中那个永远

也解不开的情结呢？

心 愿
文/文 雪梅

红歌 飞扬 ，红歌响彻 了 我所在 的 小城 。
我们单位也不例外 ，每天准时在礼堂跟着指
导老师练歌 。

那天 ，我们正引吭高歌 ，一位老太太从门 口
探进脑袋 ，笑嘻嘻地看唱歌 ，嘴里不时还跟着哼
唱。音乐刚停下来 ，老太太就讨好地跑到老师
身边 ，说：“我也想加入唱红歌的队伍！”

教唱歌的老师和我们都被她惹笑 了 。要
知道我们可是单位组织的合唱 队 ，练歌的人
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老太太好像看 出老师
的心思 ，刚才的笑脸顿时变得一本正经 ，她忙
解释道：“我就练唱 ，比赛时不去 ！”

真是的 ，林子大了 ，什么鸟都有 。我们唱
歌的都是年轻人 ，她一个满头 白 发的老太太
凑 什 么 热 闹 ，要 唱 歌就 去 “夕 阳 红 ”乐 队 去

吧 。身旁的 同事纷纷议论着 ，尽管激 昂奋进
的歌曲依然嘹亮 ，我们却如芒刺背 。

第二天下午练歌 时 ，老太太准时到场 。
我们都面面相觑 ，想不到她这 么大年龄真的
来学唱歌了 。

“ 我和我的祖国 ，一刻也不能分割 。无论

我走到哪里 ，都流出 一首赞歌……”跟着指导
老师优美的声音 ，我们 自 如地唱着 。可是 ，站
在我身旁的老太太 明 显跟不上节拍 ，甚至遇
到低声 时她却用 高声 ，惹得一旁的 同事直捂
着嘴笑。这时 ，我瞥了 一眼老太太 ，她满脸通
红 ，额头都涔出 了汗珠 。

休息时 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闺女呀 ，你
能教教我吗？”看着她对唱歌那么痴迷的神情 ，
我笑了笑说：“您那么大年龄了 ，唱得真好 ，没
事 ，慢慢就熟悉了。”我违心地夸奖了她。

其实 ，老太太在我们这个队伍里显得是
那样格格不入。我们男女之间偶尔开个玩笑

也变得小心翼翼 ，毕竟年龄有差距 ，同龄中该
说的话在她面前欲言又止 。总之 ，我们是很
少和老太太主动交流地 ，我感觉她来学唱歌
有些尴尬 。

可是 ，就是这 样 ，老太太学唱歌是最认
真的 。老师教时 ，她总是 目 不转睛 ，遇到高难
度的音律时 ，反复唱几遍 ，还不时请教老师 。
说实话 ，她那种好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。

那晚 ，我们练歌休息的间隙 ，大家无意中
谈起 了 老太太 。一位 同 事说 ：“那 么 大年龄
了 ，唱什么歌？老妖精 ！”想不到 ，同事的话音
刚落 ，李强就急着告诉我们 ，老太太和他住一
个小 区 ，老伴是老军人 ，一直喜欢唱红歌 ，也
是听着红歌过来的 。老伴有个心愿 ，只 要哪
里响起红歌的旋律 ，他就禁不住想唱。可是 ，
老伴都病瘫在床上好些年 了 ，不能亲 自 来唱
红歌 ，她是替老伴完成心愿的 。

听完李强的话 ，刚才说老太太的那位 同

事的脸变得绯红。我们也不 由低下了头 。
练歌又开始了 ，老太太跟着奋进的乐音 ，

和 我们一起 唱 着 ：“……我们在 时代 的春风

里 ，春风催我永开拓 。我们生活在灿烂阳光
下 ，跟着共产党建设大中国……”

女党员的情怀
文/陈旭红

深夜 ，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，解衣欲
睡之时 ，突然感觉下身有 一种湿湿的液体流
动着 ，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，她努力地安慰着
自 己 ，没事的 ，或许只是有 些疲劳 ，或许只是
正常的反应 ，可是事实告诉她 ，她流产了 。

其实 ，她哪里想得到这些 ，学生在班级晕

倒的时候 ，已有身孕的她立即把孩子背起来 ，
咚咚咚 ，从三楼跑到一楼 ，低着头 ，弯着腰 ，一
个劲地快步赶到百米开外的校门 口 ，不停地
招手 、喊叫 ，拦 了 一 出 租车 ，把孩子送到 了 医

院 ，检查 、吊 水 ，她守着孩子 ，一 直等到深夜 ，
直到孩子母亲到来 。

婆婆痛斥着 ，谁让你这 么做 了 ？你不能
请别人吗？丈夫痛苦地望了 望 ，欲言又止 ，全

家陷入一片难言的悲哀之中……

医生告诉她 ，必须小心 ，她 已经 习惯性流
产了 ，三十的人一定要注意保护 。

休息几天后 ，她又上班了 ，瞒住学校依然挑

着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课务 ，每天清晨 ，矮小瘦弱

的她悄然上路 ，心中想的是孩子的晨读之事 ；中

自 习时 ，等孩子们在班级安静下来 ，她将就着趴
在孩子学桌的一角睡着 ；晚上 ，等到孩子们在宿

舍入睡时 ，已近十点 ，她才放心离开 ，在她的感
染下 ，许多男班主任也不再偷懒早退 。

女生宿舍楼还 没有完全盖好 ，安全 问题
成隐患 ，她主动请缨 ，请求值班 。秋夜 ，她一
个人盖着毯子与毛 巾 ，躺在椅子上 ，着一夜露
水 ，吹一夜凉风 ，或许是受 了 她的感染 ，原本
晚上吵闹喧嚣的女生宿舍一下子变得安静起

来 ，女生柔软细腻的心深切地体会到她值班

的不 易 ，希 望她早点 入睡 ，睡得安稳些 ，她才
是女生心中真正的护花使者 。

生活上 ，她体贴入微 ，工作上更是激情四

射。每次 ，别人请她上课时 ，她总会笑眯眯爽

快答应 ，她上课的声音很大 ，前后两座教学楼

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，有的人惊讶道 ，小沈两个
班课 ，哪来这 么 大 的精神 。每次 ，听到 这 话

时 ，她总是笑眯眯地说：“一提到上课 ，我特有

精神 ，我喜欢上课 ，一看到孩子就高兴。”说这
话时 ，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满足与幸福 。

平 日 里 ，当 同事们抱怨课务重 ，工 资低 ，
个人时间少 ，而无暇顾及私人之事时 ，她却乐
哉悠哉 ，兴冲冲上课 ，哼着小 曲 下课 ，上课对
她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。

她是我 的 同事——沈跃娣 。有时 ，我 问
她 ，何苦呢？付出的多 ，得到的少 。

她笑着说 ：“凡事需尽力 ，作为 一个女党

员 ，对孩子要有水一样的情怀 ，对工作要有火

一样的激情。”其实 ，她真的把班级的孩子 当
成 自 己 的孩子 ，有那么多娃 ，她感觉不寂寞 ，
也很快乐 。她说这话时 ，我有点感动 。

她是这样一个老师 ，心 中装的永远是孩
子 ，因为有 了 这样一个女党员在身边 ，我时常
感觉心中暖暖的 。


